
我在20多年前就开始写童话，那时
候我还在学校当老师。为什么开始的创
作，包括我发表的第一篇处女作都是科
学童话呢？就是因为当时才18岁，也不
知道写什么。只是我当时的学生没有像
现在有那么多的课外书，然后每一周有
一节阅读课，我得给他们讲故事，所以
就自己来写。

不知道写什么，当时就问我的学
生：你们最喜欢语文课本上的哪篇课
文？几乎所有的学生划出来的都是科学
童话。当然，我当时不知道什么叫科学
童话，但所有的小朋友都划到一篇课文

叫《小蝌蚪找妈妈》。当时我觉得，这是
一篇那么美的童话，实际上它就是一篇
科学童话，就是讲了一个青蛙的生命的
完整过程，但是要通过这个故事来完成
的。后来，我就反反复复研究这篇课文
为什么所有的小孩子都喜欢。

其实，儿童阅读心理研究，我从那
个时候就开始了，一直到现在。大家只
知道我是个作家，可能我研究儿童阅读
心理，不是被很多人知道。那个时候我
就对这篇课文反复研究，为什么所有的
孩子都喜欢这篇课文，研究到现在。实
际上，不管是国外的还是国内的，儿童
阅读需求，就三点。而 《小蝌蚪找妈
妈》恰恰就是满足了儿童阅读的这三个
方面的需求。

第一个需求是想象力。为什么我们
小孩子都喜欢读童话？因为它像满足了
我们小孩子、婴儿需要的食物一样。首
先，《小蝌蚪找妈妈》是一篇童话，满足
了孩子的想象力。

第二个需求是求知欲。实际上是我们
孩子非常渴望的，很多大人不了解，大人
觉得孩子喜欢看的书都是没有知识含量
的、嘻嘻哈哈的，其实不是。孩子的好奇
心、求知欲在生命的过程中，是最强烈的
一个阶段。那篇科学童话让大家知道了青
蛙是小蝌蚪变来的，而且先长出两条后
腿，再长出两条前腿，然后慢慢地尾巴没
有了，灰色的皮肤变成了绿色的。这个过
程是在找妈妈的过程中完成的。

第三个需求，就是情感需求。因为
在我们人生当中，不同的人生阶段，情
感需要是不一样的，而那么小的孩子，
他心中最浓厚、最强烈的感情一定是母
爱，对妈妈的爱。儿童的阅读有一个特
点，就是小孩子会把自己放在这个故事
中，看到这个题目《小蝌蚪找妈妈》，这
个题目就很吸引他，妈妈不在了，他马
上就会想到自己的妈妈如果不在了他会
怎么办，所以他很着急地把这个故事读
完了，可读性很强。而这篇《小蝌蚪找

妈妈》完美地满足了小朋友的阅读需求。
从载体来看，《小蝌蚪找妈妈》情

节性很强、故事性很强、趣味性很强，
从语感、语言上也满足了儿童阅读的节
奏感、韵律感。所以从那个时候，我研
究透了以后，就知道为什么小孩子喜欢。

我创作的第一篇作品就是科学童
话，写的是水中植物传播方式的故事。
比如你看荷花的种子，为什么都有莲
蓬，实际上它是在水中漂着的，因此它
就必须穿上像救生衣一样的泡沫状的东
西，才能完成水上漂的这么一个过程。
我觉得我们儿童阅读领域里，现在最缺
的就是儿童科幻，虽然现在很多小孩子
都喜欢读我的书，但我在很多场合一再
地强调，现在我们确实需要儿童科幻，
真的是特别特别需要。为儿童写科幻的
作家，我觉得你们的春天真的到了。

（这是作者在第二届中国科普作家
协会科幻创作基地年会上的发言。张英
姿整理，本报有删节，标题系编者所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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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随想

实习生尹振宁

2019年初，《流浪地球》在全球成功上
映，为国内科幻科普创作界注入了新动力，也
再次表明了高水平的科普科幻原创是支撑科普
产业和科幻产业发展的基础。对于作品创作而
言，作家是创作的核心要素。从这一意义上
说，繁荣科普科幻创作，除了要不断改善外部
创作环境，更需要加强创作队伍建设，不断提
升创作水准，扩大创作人员基数。

2017年以来，中国科普作家协会连续承担
中国科协科普信息化建设工程“科普文创”项
目，并以此为平台实施“科普科幻青年之星计
划”，在实践中探索青年科普科幻创作人才培养
的有效模式。

敏于发现
培养人才，首当其冲是发现人才。这就

需要有伯乐从亿万青年人中觅得有创作潜力
的“千里马”。为了发掘、吸引对科普科幻创
作感兴趣、有热情、具备潜力的青年人，科
普文创项目在“点”上和“面”上同步撒
网，广觅良才。

在“点”上，文创项目将目光对准高校和
科研院所相对集中的城市，尤其是具有良好创作
氛围和基础的地区，依托地方科普作家协会、高
校等开展高级创作培训班，通过这一窗口遴选人
才。2018年，北京、上海、成都、武汉等地开
办了7个高级培训班，向已发表过作品或有成熟
创作构想的青年人才敞开大门， 100余位青年
创作者脱颖而出，成为重点培训对象，接受了科
普科幻创作的理论培训和创作实践训练。

考虑到“点”上的培训覆盖城市有限，
在“面”上，文创项目放开眼界，把人才发
掘的网撒向更广泛的社会人群。项目设计了

“科普科幻青年之星计划”创作大赛，面向全
社会公开征集、遴选优秀短篇科普科幻作
品，以优秀作品为线索寻找有潜力的创作
者，并将其纳入文创项目重点培养对象，进
行持续跟踪培养。

此外，项目还在全国多地的高校甚至中
学开展初级创作培训，吸引高校科幻社团成
员、大学生、中学生关注科普科幻创作，鼓
励他们走上创作之路。

精于培养
“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

科普科幻的文本创作具有典型的实践性，创
作主体既需要理论涵养，又需要创作实践锤
炼。因此，如何培训有创作潜力的青年人
才，提高他们的创作能力和水平，成为项目
实施的重中之重。

大方向来讲，培养创作人才既要授之以
鱼，也要授之以渔。特别是高级培训班的讲师配备和课程设置需理
论与实践并重。既要邀请科普科幻创作的研究者、评论家进行理论
讲授，也要邀请高水平的创作者进行创作经验分享。同时，要设计
好创作实践环节，让青年人能够得到老师课上课下的有效、持续指
导，完成作品创作与打磨，在练笔过程中提升创作能力和水平。一
次优质的培训需要兼顾学员的共性需求和个性需求，既能雪中送
炭，也能锦上添花，帮助不同层次的青年新人在科普科幻创作的道
路上扬帆起航，追求梦想，实现自己的创作目标。

不少学员表示，高级班除了具备培训功能，还为他们提供了一
个难能可贵的组织，在这里，他们找到了一群志同道合的小伙伴。
团队成员的沟通交流可以帮助他们减少孤军奋战的苦恼，也可以帮
助他们摆脱止步不前的迷惘甚至难以为继的一筹莫展。团队给予他
们信心，并支撑、促进他们不断成长。

贵在坚持
十年树木，百年树人。科普科幻创作人才的培养是一项长期工

程，短期内难以见到异常明显成效，因而贵在坚持。
科普文创项目的“坚持”是由内而外的。一方面，中国科协秉

承“繁荣科普科幻创作、培育科学文化人才”宗旨，已连续三年资
助该项目，不断扩大受益面、培育品牌、滋养科普科幻创作的社会
土壤。目前，项目已经产生了良好的社会示范效应，2018年开始，
四川、江苏等地开始举办类似创作人才培训活动。另一方面，项目
十分注重既往学员的持续培养和团结引领，内生出优秀人才滚动培
养机制。例如，中国科普作家协会吸纳了2017年和2018年的优秀青
年创作者，并组织他们参加“弘扬科学家精神”专题创作活动，积
极联系出版平台和评奖平台推荐学员及作品。下一步，项目还将择
选精英创作者，与知名科普科幻作家一对一结对进行长期、深入、
个性化指导，在科普科幻创作之路上，将他们扶上马再送一程。

总之，科普科幻创作人才的培养工作是十分重要的， “科普
文创——科普科幻青年之星计划”将继续以敏锐的眼光发现人才，
以精准的课程培养人才，并通过持续跟踪培育，切实加强我国科普
科幻创作队伍建设，提升原创水平，为我国科普科幻事业发展筑好
源头活水。

（张志敏：中国科普研究所副研究员，中国科普作家协会副秘
书长；邹贞：中国科普研究所博士后；陈玲：中国科普研究所研究
员，科普创作研究室主任，中国科普作家协会秘书长）

著名儿童文学作家陈伯吹曾说：“我
们就要重视这个具有异常魅力的鼓动孩
子们热爱科学的号手——科学童话，要
它跑得更快、更广、更远些，让千百万
的儿童可以接触到它。”

科学童话是以科学技术知识为题
材，以少年儿童为读者对象，具有浓厚
幻想色彩和启迪智慧的虚构故事。它是
童话，又富含科学知识，具有双重魅
力，既能满足孩子们的好奇心，张扬他
们的想象力，又能培养他们的学习兴趣
和科学思维，深受小读者们的欢迎。

进入21世纪，科学童话的创作出现
了许多新景象：

——长篇科学童话异军突起。2001
年，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了《新世
纪科学童话》丛书——《蓝岛飞来的客
人》《三十天历险记》《探索号旅行记》
和《小人国奇遇记》，都是长篇科学童
话。2009年，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了郑
小凯著《追捕水巫》。这是一部反映地球
环境保卫战的长篇童话故事。2008 年
起，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了霞子著
长篇科学童话《酷蚁安特儿》四部曲。
作品通过一只小蚂蚁安特儿从出生、成
长、历险，到带领全家乃至整个蚂蚁山

走向繁荣的故事，让小读者在收获大量
蚂蚁知识的同时，也领悟到了无私奉献
和永不言败的蚂蚁精神。到2013年作家
又将这部作品改编成更适合小学生阅读
的 《酷蚁安特儿总动员》 八册套书出
版。这部长篇科学童话已近80万字，大
概是目前世界上最长的一部科学童话了。

从2013年起 ，海南作家赵长发先
后创作和出版了四个系列、28部海洋科
学童话：《抹香鲸历险记》《海豚王子历
险记》《美人鱼的传说》《海龟妞妞》

《信天翁笨笨旅行记》《北极之王》《冰
山下的精灵王国》《漂流八千里》《精灵
王的眼泪》《浪花下的独行侠》《一厘米
的国王》《恐怖病毒》《椰子蟹侦探》

《海鬣蜥安迪》《回家吧！海鸥》《青蛙
呱呱的航海梦》《海虫王国》《鹦鹉螺帝
国》《翼鲎王朝》《巨鱼传奇》《烫板鲨
别动队》《消失的精灵王族》《幻影龙
侠》《海王子》《沧龙都来宝》《巨鲸城
邦》《精灵家园的SOS》《蓝色的诺亚方
舟》等，被文学界誉为中国海洋儿童文
学的领跑人与积极推动者。

长篇科学童话的崛起，集知识性、
文学性、趣味性和思想性于一体，更加
注重知识的系统性、童话的艺术性和深

厚的人文蕴含，成为科学童话繁荣的重
要标志。

系列科学童话规模宏大。二十一世
纪出版社推出了“李毓佩数学童话总动
员”，已出版五大系列20册作品。2012
年起，湖北少年儿童出版社（现长江少
年儿童出版社）开始出版《中国原创科
学童话大系》。该系列被列入国家“十二
五”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中国科协
繁荣科普创作资助计划项目和湖北省社
会公益出版专项资金资助项目。《大系》
将近百年来，我国原创科学童话的精品
力作选入其中，是科学童话创作的一次

“大集中”“大检阅”，截止2015年，已
出版六辑60本，圆满完成了原定计划。

此外，农村读物出版社出版了张菱
儿的 《七彩虹科普童话桥梁书》（全 5
册）；敦煌文艺出版社出版了贺维芳、董
恒波、吕金华、杨福久等的《最让孩子
入迷的科普童话读本》（全18册）；四川
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了滕毓旭的《让孩
子大开眼界的知识童话》（全5册）；湖
北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了《杨红樱画本·
科学童话系列》（全 8 册） 和贺维芳的

《我的第一套童话科普书》（全 11 册）；
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出版了杨福久的

《给地球妈妈做件花衣裳》 系列 （全 8
本）；江苏科技出版社出版了董淑亮的

《科学小院士·童话里的科技馆》（全 5
册），等等。

在此期间，一些出版社还推出了许
多科普童话绘本系列丛书，如浙江教育
出版社集团有限公司出版了《苏梅科学
童话绘本系列》（作者苏梅） 6册。化学
工业出版社出版了《红贝壳科学童话绘
本系列》（作者童心） 12册。四川少年
儿童出版社出版 《精灵鼠科学童话绘
本》（作者徐姣） 10本。电子工业出版
社出版了《科学素养阅读·玩出来的小
科学家》（知识童话绘本）（作者滕毓
旭） 30册。中国农业科学技术出版社出
版了杨胡平的《小动物吃什么科普绘本
系列》（6本），等。这些面向低幼儿童
的绘本读物，对孩子们从小爱上科学发
挥了重要作用。

（作者系中国科普作家协会会员，江
苏省泰州市作家协会名誉主席。从事科
学童话创作和研究近40年。已出版专集

《苍蝇和火车赛跑》《小老鼠的隐身衣》
《一年级爱科学》等60多本，先后获“中
国科普作家协会优秀科普作品奖”“冰心
儿童图书奖”“中华优秀出版物奖”等）

甘 当 小 号 手 齐 奏 大 乐 章
——21 世纪初科学童话创作巡礼 （上）

□□ 张 冲

3月17、18日晚，北京天桥艺术
中心大剧场内，高朋满座，灯火辉
煌，重庆市歌剧院和重庆交响乐团在
此演出大型民族歌剧《尘埃落定》获
得圆满成功。原著阿来是一个传奇式
的人物 。2000年，41岁的阿来因其

《尘埃落定》对藏区土司制度前世今
生爱恨情仇的宏篇巨制获茅盾文学
奖，时任《科幻世界》杂志社负责
人。去年，59岁的他又以《蘑菇圈》
获鲁迅文学奖，而且出版了新书《大

雨中那唯一的涓滴》，是阿来任职
《科幻世界》期间的一系列以科普、
科幻为主题的散杂文合集。

藏胞阿来身材并不高大，但气质
不俗，面上总是洋溢着平和的微笑，
走起路来微微踮脚，将军肚毫不拘束
地向前挺着，富有喜剧色彩。

1959 年出生在四川马尔康的阿
来，在“文革”中断断续续上完小
学、初中。18岁那年，他考上了本州
的一所师范专科学校。迄今为止，中
专生成了他的最高学历。

师专毕业后，阿来被分配到一个
比自己村庄还要偏僻的山寨。他的教
学方法独特而有成效，很受教育部门
看重，不到一年，就被调到通公路的
中学，第二年又调到县中学教历史。
阿来称，这是“三级跳”步步高。他
当了5年中学教师。后来热衷于诗歌
和小说创作。

从1994年描写藏区土司时代的
小说《尘埃落定》完稿至1998年才得

以出版期间，阿来由阿坝州一家杂志
转辗到四川成都《科幻世界》当编
辑。

2000年10月茅盾文学奖公布期
间，他正在南京参加全国书展，摆了
个摊儿推销《科幻世界》，当时他还
是个小出版商，想请记者做宣传并不
容易。但是那天，他突然看见很多他
认识的记者不约而同向他这个方向飞
跑，他就知道他得大奖了。

《尘埃落定》的获奖让阿来成了媒
体追逐的中心。记者围绕着他，但采
访进行三五句后，话题很快就从他嘴
里由小说创作转到了杂志《科幻世
界》。

2000年，敬业的阿来已由编辑做
到总编辑，很快又出任杂志社社长，
不几年，一份小小的杂志，从运营到
管理，就做成了当下大家正在追求的
文化产业模样。

阿来全身心投入到了杂志社运
营：组织选题、策划活动、推广发

行。不仅国内媒体，还引入国际项目
合作。环绕太空的宇航员、国外科幻
作家先后被请到中国。

很快，阿来所在的《科幻世界》
发行量在国内节节上升，并引起了国
际科幻界的注意。当时美国科幻信息
权威杂志《轨迹》公布的一项调查统
计显示，《科幻世界》已是全世界发
行量最大的科幻类杂志，后来又被世
界科幻协会评选为最佳期刊。

阿来开始引入现代企业制度，在
强化管理的同时，也试图把杂志经营
与资本市场联结起来，与国内几家科
普类媒体联合组建了传媒股份有限公
司。他不甘于传统的运营模式，而是
在文化产业化这个过程中一试身手，
让科普科幻真正在中国展开它的无边
际的世界，让科幻与幻想类文学在中
国形成真正的市场。他相信，在中国
这样一个具有非常深厚幻想文学传统
如《山海经》那样的国度里，建立在
科学基础上的新型幻想文学一定会有

一个巨大的发展空间。但是现在还需
要进一步努力。

直到最近，阿来还说过中国的科
幻小说总体上缺乏想象力和原创性。

《三体》的作者刘慈欣属于少数。
去年出版的新书《大雨中那唯一

的涓滴》不仅让我们仰望星空，也让
我们俯视大地、内窥自己。阿来从人
文关怀的角度，对科技成果的应用给
人类带来的从生活到思想到精神的影
响做了深刻阐述，而这些见解即使今
天读来依旧发人深省。请看书中以下
一些篇章的题目：

《不要让科学疯狂 》《走进科
幻 》《叩问外星生命 》《数字化时
代 》《机器人：虚构与现实 》《长生
不老的梦想 》《寻找外星家园 》《捕
捉遥远星光》《让岩石告诉我们》《从
科幻杂志成长起来的科幻大师》《基
因时代 》……

而今，年届花甲的阿来，每年都
会花几个月时间到老家山区采风，就

是一个人，背着摄影器材、帐篷、炊
具……这些年，他也不大看小说了，
开始研究地理、地质、植物、大自
然，进入到“格物”的阶段。随身带
的也是约瑟夫·洛克的地理作品。

十七八年前，我在中国科技馆接
待过阿来，他是来参加关于科普工作的
一个会议的，我们相谈甚欢，他还赠送
我《科幻世界》杂志和签名的《尘埃落
定》。我期待着阿来能够回归或部分回
归到科普科幻领域来，则幸甚大焉。

（作者系国家教育咨询委员会委
员，中国科技馆原馆长、研究员。）

近年来，人们对科幻小说的宣传比较红火，这当然是件好事，但也
出现了一些偏见。有些人认为科学文艺最主要的就是科幻，因此在全国
儿童文学评奖中，干脆把科学文艺这一门类改成了科幻小说。其实，科

学文艺在儿童作品中，最重要的应是科学童话，其中包括科普童话和科
幻童话。进入21世纪以后，全国从事科学童话创作的新老作家一直在默
默地耕耘着，在某些方面已经超过了20世纪80年代最繁荣时期的水平。

谈 谈 儿 童 阅 读 的 三 个 需 求
□□ 杨红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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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6月，中国科普作家协会理事长周忠和院
士在武汉培训班授课。

藏 族 作 家 阿 来 的 科 普 科 幻 情 结
□□ 王渝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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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时受邀在澎湃新闻的“问吧”
答题，我回复了20来个提问，以科普
科幻话题居多。其中两个，都涉及

“反智”，让我印象深刻。
一位网友提及，2018年《环球科

学》 杂志 （《科学美国人》 中文译
本） 刊载过一篇文章，讲述美国中小
学校园中进化论的教育问题。有教
授、学者进行了相关研究，还成立了
很多机构组织，为老师们教授进化论
提供建议与培训。不知道国内有没有
相近的问题，有没有类型的机构，有
没有可供借鉴的经验？

这篇文章我看过，因而回复说：
近来已有不少译著谈到美国的这个问
题，认为是新的反智主义在作祟，而
且地方控制中小学教育也比较突出，
这导致了美国全国的教育质量长期存
在严重的地区差异。

有调查表明，仅有不到半数美国
人 （48%） 接受各种形式的进化论
（包括上帝引导下的进化），而接受达
尔 文 自 然 选 择 的 进 化 论 的 人 只 有
26%。足足有42%的人认为，自宇宙诞
生以来，包括人类在内的所有生物都
一直共存着。“进化论之战”往往被描
绘成信仰与科学之间的冲突，但它实
际上是造成当今美国社会非理性盛行
的种种文化力量的缩影。

我觉得很奇怪的是，尽管总体而言

美国人的科学素养比中国人要高得多，
但在生命起源和宇宙观等问题上，中国
人似乎“素养”不低。这可能跟我们长
期的无神论教育很有关联，因此似乎没
出现过在美国时常会呈现的那些问题。
在发达国家中唯一认为自然选择的进化
论“有争议”而不是已被接受的主流科
学的就是美国人。

据称，已有相当多的证据表明，
美国人越来越不愿意将理性视为一种
美德，不愿意对他们在社交媒体上看
到和听到的东西施以严格的事实和逻
辑标准，不愿意考虑对专家知识的蓄
意无视在从科学研究到和战略决策等
种种问题上产生的影响。这种情形已
经十分严重。

另一位网友提出了这样的问题：
您觉得在反智潮流下，科普工作是否
步履维艰？

就我看，反智是不是已经形成了
“潮流”，眼下似还不能轻易断言。在
科学昌明的今天，科学和理性的重要
性不言而喻，但反科学或者说反智，
竟也颇有市场。国外学界早已有“反

智主义”的提法。美国学者理查德·霍
夫斯塔特在1963年出版的《美国生活
中的反智主义》一书中，就表达过一
种担心：“控制未来文化的，可能会是
对某种信仰怀有执念的人。”

而另一位美国学者苏珊·雅各比则
认为，美国如今染上了一种将无知、反
理性主义与反智主义交织在一起，在技
术的作用下突变的病症，它比过去那种
周期性的疾病更加危险。当前这轮爆发
所产生的严重危害，与人们对一切不以
为意的精神状态是分不开的。

难道，人们对科学的认识发生了
大的改变？

自从人类有了科学，便同时产生
了对科学的思考，提出了“科学是什
么？”的问题。提出这个问题的原因实
际上很简单，借用德国科学哲学家汉
斯·波塞尔在《科学：什么是科学》一
书中的话来说：假如没有对科学的目
的与方法的反省，没有对科学问题的
特点与性质的质问，没有对科学中的
解释的思考，没有对科学中提出的答
案的可靠性及检验性的反思，我们便

放弃了科学之所以为科学的核心内容。
更进一步地说，自近代科学诞生

以来，经验科学及其发展常被看作是
人类进步的保障，而今天在科学已经
有了很大的发展以后，我们面对的却
是对科学的怀疑、对科学的批评；有
人甚或认为科学中理论的形成是无法
被说明的，是约定俗成的结果，因而
带有很大的任意性。这些充满矛盾张
力的现象，也要求我们再次认真地思
考一下什么是科学，以及在一个以科
学本身为研究对象的理论中科学是什
么样子的？

作者特别提示读者思考：科学作
为可靠、坚实而又富有创造性的知识
之源，其地位是不是应该超越于任何
别有用心的质疑之上？不断被某些人
颠来倒去絮叨着的那些含糊其辞而且
夸大其事的挑衅之词，是不是制造令
人悲哀的困惑、混乱的根源？

非 理 性·反 科 学·反 智 主 义
□□ 尹传红


